
坊间有俗谚：“秤砣不坏”。你

看，古镇老屋内黑黢黢的铁疙瘩，

形状简单，近乎笨拙，却沉甸甸压

手。这物件结实，用不坏摔不烂。

一杆秤可以传几代人。即使秤杆

折了，秤砣依然完好。

秤砣不坏，在于材料结实。秤

砣多为铜铁铸成，若换成鸡蛋，你

说易坏不？秤砣不坏，关键是构造

简单。虽也有不同形状，但总体是

个铁疙瘩。有的物品就不行了，比

如钟表，上百个零件，零件环环相

扣，齿轮咬合齿轮，复杂得很。也

正 因 复 杂 ，所 以 相 较 而 言 更 容

易坏。

由简单的秤砣，想

到 现 代 人 的 生 活 。 起

初，一个直冲式马桶水

箱，就一金属杆挑一尼

龙线连一橡皮塞儿，特

简单，坏了也好修。再

看现在的马桶，虹吸式、

超漩式、喷射式虹吸、超

漩 式 虹 吸 ，越 来 越 花

哨 。 马 桶 盖 也 复 杂 得

很。小区里的一位师傅

跟 我 说 ，某 邻 居 1 万 多

元买个马桶，修一次花

了 4000 多 元 。 还 有 汽

车的门，手动本是举手

之 劳 ，后 来 改 为 自 动 。

有报道说关键时刻打不

开，酿成悲剧。各种家

电也愈加复杂化，光是

开关的种类，就让人头

晕。但有一条避不开：越复杂越爱

坏，坏了就要换电路板或者主板。

最 后 ，商 家 赚 了 钱 ，社 会 浪 费 了

资源。

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现

代人往往喜欢用各种标签、头衔装

裱自己，被层层嵌套的程序缠缚，

被过度设计的产品裹挟。看似很

“炫”，实则失去了应变的韧性。而

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常成为最先

损坏的软肋。

这 时 候 就 会 想 到“ 秤 砣 不

坏”。这句俗谚蕴含的是“大道至

简”的道理。“至简”之“简”者，乃直

奔主题、直达目标，绝不玩“弯弯

绕”，绝不要小猫钓鱼，绝不搞形式

主义。犹如“秤砣”，只求恒定的重

量，而不在形状、颜色、花纹以及附

加功能、辅助作用上节外生枝。以

此类推，车门，要用最简单、最便捷

的方法确保开和关，如果非要自动

化智能化，请保留手动功能，以免

紧急关头掉链子。马桶，就围绕一

个“ 冲 ”字 ，专 注 核 心 功 能 ，不 在

“冲”外越弄越复杂。总之，就是锚

定根本目标，寻求最简便耐用的

“桥和船”。

剥离冗余才能回归要旨。若

把目光再放广阔些，便会发现：真

挚的情感，生于质朴的

陪伴；深刻的道理，藏于

直白的言语；本真的求

取，出于对简单的信赖；

科学的生活，是顺其自

然的选择；最好的解决

问题办法，往往是最简

单的方法。最简单的构

造，往往最坚韧稳固；最

朴素的存在，往往最接

近永恒。就像母亲蒸的

白面馒头，没有糖酱点

缀，没有馅料加持，却比

任 何 精 致 糕 点 都 有 面

香，更健康。反倒是过

度策划，忽略“人与人轻

松联结”的聚会，刻意追

求的样貌，辞藻华丽的

文墨，在某个时刻露出

空洞的内涵。

“秤砣不坏”贵于行。自动化、

智能化、科技创新、发明创造尽管

去搞，必要的精致与复杂尽管追

求，但不必要的事物可以不搞复杂

化。尤其是深陷复杂化重围时，理

当想一想，这些繁复缀饰一旦褪

去，我们能否像那秤砣，没有多余

机关，没有华丽雕饰，仅仅凭借最

本真坚实的质地站稳脚跟？能否

仅仅依靠纯粹的重量与密度，便担

起称量万物的重任？

秤
砣
不
坏

于
文
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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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不同于在城市锻炼或比赛

的跑步：在乡村田野自由奔跑。

与全马、半马的热门城市马拉松完全

两样，不至于要提前加价抢票，没有配速

的鄙视链与目标值，没有夹道欢呼的啦啦

队，就是在村落山道里“小打小闹”，前后

是数百名一起跑步的老少村民，微胖的主

妇、半大孩子、白头老翁、卡通装扮的姐

妹，三五成群笑哈哈。你要是来劲了，全

程也就 10 公里，够你变速也够你冲刺；你

要只想溜达溜达，跑 3 公里就收脚。都

行，反正这是村跑嘛，我与几个朋友也混

在其中。

时为江南深春时分，村为浙江松阳的

一个古村，位于号称“五龙戏珠”的群山盆

地之中。小道左边是山，层绿披覆如衣，

茂密的灌木丛中，时不时冒出一簇簇缤纷

野花，在清朗的晨光中摇曳。右边是田

地，不规则的大片畦块，分种着各色麦禾

果苗，埂垄弯曲、篱笆环绕，肥鸡觅食、白

鹅阔步，乖顺的家狗立在道边，略显惊讶

又不失好客地看着我们前后延绵地鱼贯

跑过。眼光拉远，畦田之后，是断续相连

的古屋民居，铁色屋顶，青砖灰瓦，深褐色

的门楣窗棂上，春节时的灯笼对联门神仍

然齐整。而几排交错的千年村居之后，又

是连绵青山，仍是安闲从容地，从浅绿至

深绿至黛色，直推至天际，化为似雾若云

的乳白色隐入无限苍茫。

这样的跑步，用的似乎不是脚，而是

眼睛，钢筋丛林闪动屏幕中奄奄一息的疲

惫双目，乍一扑入这样的乡村，一个欢快

的激灵，随即眨巴着忙碌起来，自顾不暇，

满足地移步换景，拐弯上坡，豁然开朗，草

木葳蕤，石苔幽苍。而眼前所见的这一

切，都随着我们的视线在微微颤动，似也

在体贴地陪伴着众人一起奔跑。因了这

亲切的呼应，跑步的我们更得了百变之

力，以致忽大忽小、随物赋形，我们不仅是

跑在这条山阴小道之中，更跑上了古茶山

头正在抽吐的嫩芽之上，跑到密林深处的

竹叶风动之中，跑到大鸟掠飞而过的鸣叫

之中。

这居然让我有点伤感起来，在内啡肽

与多巴胺的分泌中，在绿油油的欣快中，

一下子想到了我的村庄与我的童年。时

间倒退，空间转换，影子长了又短，钟摆缓

慢摇动，年轮一圈圈减少，少了 40 圈，我

回到了十来岁左右，正在我的乡野无数次

往返奔跑。

灌 下 一 大 碗 热 乎 乎 的 山 芋 玉 米 糁

粥，急急忙忙抄近路，取道被油菜花覆盖

的田埂，向学校跑去赶早读，高高卷起的

裤脚依然被露水打得湿透，玉米粒大小

的黄色花瓣凉凉却又香香地贴在腿肚上

……冬日清晨，路面已冻得硬实，踩上去

有跺脚般的回音，浓雾绵厚，有如

闯入层层帷幕，慌张中开始加快

步伐，夸大地呼哧喘气，直至跑上

大路，与另一个同样裹成棉团的

少年相遇，啦啦啦，两人一起穿破

更浓的雾气……蝉声鸣唱的大日

头下，腮边带着午睡留下的竹席

印记，尘土飞扬中一路迫不及待

地小跑，脚指头被地面的热土烫得蜷起，

花布薄衫因跑动而被风鼓成半只球，路

尽头的小河塘已隐隐听到熟悉的尖叫与

喧哗的水声……只有一辆自行车，两个

小孩一起学，这个“掏螃蟹”，那个在后面

跑，再换那个骑大杠，这个在后面跑，都

是歪歪扭扭的水平，却都贪恋得不愿撒

手，脚下越蹬越快，后面追着跑的那个小

可怜也不得不加快速度，气喘吁吁地紧

紧尾随，一边大声叫嚷着计较对方骑得

更多……夏秋之交忽然炸雷响起乌云翻

滚，哎呀，满晒场都还堆晒着等待机碾的

玉米棒子与新收获的花生黄豆，若淋上

雨那还了得！所有的人，地里的大人，邻

居家抽陀螺的小孩，打盹的老人，哪怕在

蹲茅厕的人，家中没有晒东西的邻居，全

都立刻原地弹起，甩掉拖鞋，光脚丫以最

快速度跑起，并精确地冲向各自的目标

工具，拿铲子聚拢的，拉扯遮雨布的，找

压 边 石 的 ，这 家 弄 完 帮 那 家 ，大 人 拉 长

边，小孩收边角，衣衫不整的喘着气的人

们最终齐心协力地跑过了雨点下坠的速

度……进入农闲的第一场露天电影，等

不及地死催家里炒蚕豆、炒花生、炒葵花

籽，半大哥哥负责扛凳子，半大姐姐掌管

手电筒，小小孩则提溜着装满炒货的热

烫 布 兜 子 ，一 路 闻 着 那 馋 人 的

焦香，越近放映场，时间越紧迫

起来，所有人都加快步子，小小

孩 更 需 发 力 跑 起 来 ，可 绝 不 能

拖 了 后 腿 ，万 一 抢 不 到 好 位 置

了 ，小 心 脏 快 活 而 紧 张 地 怦 怦

跳着……

各种类似“跑”、接近“跑”、

也叫“跑”的记忆在重叠中唤起参差的回

响，不知道，这能不能叫跑步？当时根本

没有这样的概念，只有拔脚就走的急迫

与随意，出于随时随地的实用需要，心里

只管想着那个并不十分遥远的终点，以

及终点的某件事或某个期待，急于去会

合、解决、满足。这个动作什么时候成为

并被命名“跑步”，并成为一种显得有点

严正且号称正在“普及化”的大众运动？

简直像是人们原来并不会跑并不懂跑似

的。当然，成了一项运动之后，它不需要

跑之因，更不在意跑之果，它仅以健身或

竞技之名即独立成章，并有着极多的讲

究和研究，似乎确实不大会跑或不大好

跑了，诸如大臂与小臂如何摆动，身体前

倾到多少度，脚掌还是脚尖着地更科学，

步频、步幅、心率与卡路里的相关性，怎

么保护膝盖与半月板，最好是什么样的

地面与坡度变化，各种特质的防震超轻

跑鞋，不同季候如何选择不同功能侧重

的跑步衣，如何快速补充水分与优质能

量，数据跟踪更为强大精密的运动腕表，

狂甩不掉的深度降噪跑步耳机，最适合

跑者的音乐与节奏，等等。更不用说，如

果入了马拉松或越野跑的“坑”，那可不

只是体力耐力与肌肉训练，更包括装备

升 级 与 数 据 化 手 段 的 无 穷 尽 升 级 刷 新

……朋友圈里跑步者日多，几何级数地

增长，我有一个朋友，原来我们见面至少

三到五个共同话题，大概半年前，她“跑”

得没时间跟我见面了，几次合并成一次

见，发觉各种话题也都合并作了跑步，只

谈跑步相关的周边话题，比如只是谈跑

鞋，也能谈半个钟头的。尤其从她的马

拉松时长破了 4 个半小时之后，她已列

出计划，要把中国各大城市马拉松都打

卡一遍，而她的跑友们，则已进阶到要往

全 球 各 大 洲 著 名 赛 事 点 去 打 卡 参 赛 了

——跑步穿过地球，跑步去往世界，多有

意思，多么现代啊。

不过在此时此刻，就在这个小山村的

迷你村跑中，我突然带点回溯、带点逆反

地想：“跑”的最初面目似乎就应当是乡野

的，它可以有一种童年意味的定义。跑，

只是这具身体的原始本能，有点像唱歌跳

舞，亮开嗓门就喊，扭动腰臀就跳，跑步在

起初也没啥原因吧，就是时间来不及了，

急着想见个朋友，要躲一场大雨，馋起一

个小玩意儿，急的呀，慌的呀，走是来不及

了，只得三步并两步，两步并作跳跃，那不

就跑起来了？至于手怎么甩、腿怎么迈、

穿什么鞋、跑什么速，谁管啊谁在意啊，只

是跑嘛。就这么着胡思乱想地，心里忽然

涌上一股奇特而纯粹的喜悦，几乎都感觉

不到手脚肉身的重量了，跑得飘忽而幼

稚，我觉得我跑回了我的 12 岁，跑到了久

不曾归去的村庄，跑回了昨日之我，跑回

了“跑”本身。

在乡村奔跑
鲁   敏

世 间 有 许 多 被 称 为“草 ”的 植

物，它们大抵是绿色的，是柔弱的，

风 一 吹 是 要 歪 、要 倒 的 。 定 风 草

除外。

每年 3、4 月，贵州省毕节市七

星关区拱拢坪林场，成片的松树林

和杉树林下，松软的黑色腐殖土上，

时不时会蹦出这一根那一根棕红色

的植物茎秆，它们矮矮壮壮，浑身上

下光溜溜，犹如一根棕红色的铁杆，

充满着力量感。仔细看，铁杆上有

不明显的分节。风吹来，一旁的小

花小草早就前俯后仰，它却稳稳当

当地岿然不动——地下的大块茎成

了它的压舱石。一段时间后，棕红

色的铁杆长高了，不再那么粗壮了，

顶部也长出了箭头，箭头上一个个

细密的小凸起像是捏起的一个个小

拳头，攥聚着更大的力量。它继续

往上长，长到六七十厘米甚至更高，

那些小凸起渐渐拉开了距离，开出

了一朵朵赤红色的花，举着花穗的

茎秆，看起来像是大地上一根根随

时可以射向天空的红

色的箭。正因此，它

还有另一个名字——

赤箭。

到 了 7、8 月 ，定

风草的果实熟透了，

便会自动裂开，种子

四 处 散 播 到 附 近 的

土里。来年的春天，

定 风 草 在 地 下 的 新

一轮生命又开始了。

经 过 六 七 个 月 、一

年 、两 三 年 ，最 终 长

成 一 个 姜 黄 色 的 球

茎。球茎是椭圆形，

头 部 顶 着 一 个 淡 粉

色的鹰嘴，底部是一

个凹陷进去的“肚脐”。球茎可食

用、可药用，《本草纲目》中称其为

“天麻”，“其能定风，镇八方之邪气

也，久服益气力”。

与“赤箭”和“天麻”相比，我更

喜欢“定风草”这个名字。一个“定”

字 ，道 尽 了 一 棵 植 物 的 坚 韧 和 执

着。定风草的一生经历了完全割裂

开的地上地下两个迥异的世界。当

地上的生命向上迸发、用力生长，地

下的生命正一点点枯竭。而当地上

的生命结束，更多的地下生命则在

酝酿与萌动。只需要有蜜环菌的存

在，它就可以生存，可以自由生长。

它不急不躁，温度低了或高了，就停

下来思索；温度合适了，再继续纵向

拓深横向伸展。温和中透着一股倔

强，含蓄中透着几分奔放的热情，这

就是七星关的定风草。它们的一生

是短暂的，它们的生命力却是不可

轻视的强大。这像极了千百年来七

星关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或许，它们像从七星关走出来

的历史名人。他们从这片土地上汲

取营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

领域结出各种各样的硕果。他们是

第一个走出乌蒙大山的封疆大吏傅

宝，是明朝时贵州第一个进士、在完

成福建督察赋税征收过程后建议朝

廷免去闽中赋税被采纳的张谏，是

积极组织开通龙场九驿、平定靖边

乱、促进民族团结的明初女政治家

奢香夫人……他们是七星关历史星

空上闪耀的星光。

或许，它们是鸡鸣三省会议后

那些加入革命队伍的一个个红军战

士。他们明知前路艰险，明知困难

重重，却义无反顾地扛起枪，扛起救

国的重任，汇入了革命的洪流。他

们南渡乌江，激战菜籽坳，智取瓢儿

井，强渡鸭池河，血染将军山，回旋

乌蒙山……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唱出

一首首英勇壮烈的泣血长歌。

或许，它们是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开凿出绝壁天渠的一个个修渠

人。他们向着悬崖峭壁进发，把家

安 在 山 洞 里 ，一 安 就 是 几 年 十 几

年。绳子的一头固定在悬崖顶，另

一 头 捆 在 腰 间 ，整 个 人 半 悬 在 空

中。他们把手当成钢

钎凿进石壁，把脚当

成錾子插进缝隙，用

锤子敲，用斧头砸，把

自己的性命乃至整个

家庭的命运都钉在了

陡如刀削的悬崖上。

参加过抗美援朝，当

过工程兵和侦察兵，

带领镰刀湾村的村民

修出卫星天渠，在途

中因炸药爆炸牺牲的

徐荣；为了在绝壁上

凿一根木棒作为可以

立 足 的 点 ，从 200 多

米高的悬崖上坠落，

昏迷十几天后醒来问

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的大沟修得怎

样了”，带领村民修出 18 公里高流

天渠的“拼命三郎”许天珍……他们

用绝壁上的“十大天渠”写下 10 首

长长的诗。

又 或 许 ，它 们 只 是 七 星 关 近

200 万人口中普普通通的一个个。

他们像种子一般散播到全国各地，

落在哪里就在哪里扎下根来，然后

以自己的方式茁壮生长。他们是

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他们是乡村繁

荣的担当者，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

默默奉献、发光发热，他们用沸腾

的热血在祖国强盛的征程中镌刻

下自己不凡的足迹。

等到深秋的风微微起时，七星

关镀上一层熟透的鲜亮。乡间民房

的门上挂着金黄色的玉米棒，一层

叠着一层。门口地上或黄或白的玉

米粒堆，一堆连着一堆。四处可见

的细长卷曲的辣椒，在树上长着，在

地上晒着，在墙上挂着，蔓延成一片

热闹的景象。生活如此美好，日子

如此火热。远处的林场里，一颗颗

椭圆的脑袋在地底下深思，成为这

人间热闹最纯粹的衬底。

定
风
草

林
筱
聆

在我的记忆里，会理古城的熨

斗粑最好吃。

第一次吃熨斗粑，是一个秋天

的早晨。当民办老师的父亲到会理

学习，让我有机会走出偏僻的寨子，

跟他到县城开了一回眼。临街有家

熨斗粑小店，火炉敦实，小锅铺陈。

随着嗞嗞声响，丝丝香甜勾着过往

行人的胃口。

父亲停下脚步，给我买了一个

熨斗粑。烫乎乎的熨斗粑焦黄绵

软。我还没张嘴，已是满口生津。

父 亲 见 我 吃 得 鲁 莽 ，提 醒 我 吃 慢

点，他弯下腰，指着火炉上的小锅

说：“要是在里面加个鸡蛋，那才好

吃哩！”我把手里的熨斗粑几口咽

下去，扯着父亲的衣角不想走。父

亲 看 出 了 我 的 心 思 ，说 ：“ 下 次 进

城，带几个鸡蛋来，请店里的叔叔

给你做！”

那时我就想，这么好吃的熨斗

粑是怎么做的？鸡蛋是煮熟了放进

去，还是煎好了加进去？熨斗粑就

这样在我脑海里生了根。

经常吃熨斗粑，是我到会理工

作以后。早晨上班，在路上买个熨

斗粑，边走边吃，省时实惠。一个大

大的铁皮炉，盛着从烧剩的煤炭里

拣出来的“炭花”，上面是铺排整齐

的小铜锅。“炭花”慢慢熬出的火苗

舔着锅底，嗞嗞细响中溢出诱人的

香味。刚出炉的熨斗粑糕体金黄，

香气缭绕，放嘴里一嚼，松软筋道，

甜而不腻。

传统的熨斗粑，是将大米浸泡

后磨成浆，发酵后加入鸡蛋和红糖

搅匀，然后用勺子舀入一只只小铜

锅，在炭火上慢慢烙烤。炭火殷红，

热气氤氲，待锅中糕体成形，用细长

的签子翻一面，边烤边用刷子刷油，

直至焦黄。

记得七八年前，有对小夫妻在

九洞桥头卖熨斗粑。小伙子手握勺

子，往小铜锅里舀米浆，在铜锅边刷

油；女子手里长签翻飞，边翻动锅里

的熨斗粑，边招呼过往的客人。昏

黄的路灯，褐黑的铜锅，殷红的火

苗，忙碌的身影，以及摊点边一张张

充满期盼的脸，成为晨曦中一道独

特的风景。

“妹子，来两个！”“好嘞，来了！”

女子笑眯眯地说着，眼睛盯着铜锅

里冒着热气的熨斗粑。签子一翻一

戳间，熨斗粑就装入了食品袋，火候

刚刚好。

当然，在会理，熨斗粑不仅街边

小摊上有，宾馆早餐桌上也有，这道

小吃，还登上了酒店大餐的餐桌。

前不久，远在上海的同学回会

理，第二天就拉着我去吃熨斗粑。

那小两口的摊点已经搬到了小北

门，每天照样生意兴隆。接过烫乎

乎的熨斗粑，同学轻咬一口，高兴地

点着头：“还是过去的味道！”同学对

我说，出门在外，总是时时想着会理

的鸡火丝饵块、抓酥包子、熨斗粑、

稀豆粉、鸡枞饺……的确，每一道独

特的美食，都是鲜活的人间烟火，也

是袅袅乡愁。

会理的熨斗粑
李美桦

▲油画《宁静的河埠头》，作者潘鸿海。

人到了 70 岁，脑海里常常会蹦出还

能活多少年的问题。孔子和孟子的终年，

一个 73 岁，一个 84 岁，在当时战争连年不

断、生存环境恶劣、医疗水平低下的情况

下，这两人都属于高寿。因此，民间便流

传下来“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

去”的俗语。那么到了今天，是否还存在

连两位圣贤都没能度过去的寿数之坎呢？

答案当然并非那么简单。

从现状来看，70 多岁的人比较常见，

80 多岁的人相对少一些，90 岁以上说得

上稀贵，而活过 100 岁的也并不是没有。

70 岁，已然不再稀奇了。

就个体而言，从古至今，谁不想活得

更加长久些呢？不过要长寿，人的自身因

素和努力到底占了多大的比重呢？这也

令人不禁暗自思量。

早在 2000 多年前，《黄帝内经》中就

有关于长寿之道的阐述，即“法于阴阳，和

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

故能形与神俱”。强调情志调摄、作息时

间规律、注重饮食调养和节制、选择适合

自 身 的 养 生

方法与技巧，

顺应自然，以

保 养 身 体 的

精气神。

而 当 代

中 西 医 的 发

展与普及，在治疗疾病、维护人体健康方

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现代社会里，新的

长 寿 观 念 与 养 生 方 法 ，更 值 得 人 们 去

探研。

你看，现在，每天关注各种运动软件

步数显示的，有很多都是年轻人。我们这

些过了 70 岁的人，虽然都会在意自己的

健康，但终究抵挡不住身体的日渐衰弱和

退化。不过，衰弱退化虽不可避免，通过

自身努力，比如保持良好的心态和人际关

系等，可以使

其有所缓解。

苏 轼 在

《墨 妙 亭 记》

中 说 ：“ 虽 知

其然，而君子

之养身也，凡

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

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

而后已。此之谓知命。”人应该顺应这种

“知命”之理。

生命自有其规律，衰亡不可避免，我

们可顺应自然，珍惜生命，呵护生命，使其

发挥出更多的能量。

犹如太阳，虽在西山，但余晖也有余

热，傍晚也有晴天。李商隐在《晚晴》一

诗 中 写 道 ：“ 天 意 怜 幽 草 ，人 间 重 晚 晴 。

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我们“微注”

的则应该是祖国的昌盛繁荣、人民的幸

福安乐。

即使头发全白了，也保持年轻人一样

的心态，生命不止，奋斗不息，那岂不是

“人间重晚晴”，真正的安然自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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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首发，非一稿多投。

安然尽晚晴
刘夏阳

山风翻过六月的田垄

野胡萝卜花在水沟边攒动

我蹲下辨认这倔强的白

不是蒲公英

却同样把日子举向更长的光

那个挑担的身影冲开暮色

蛇皮袋鼓胀，如待摘的葫芦

扁担压弯又弹起

她脊背挺直如新竹

穿过蝉鸣渐起的土路

在蜿蜒的坡道上

踩出深深的痕

    行囊里

    也曾飞出蒲公英

带着晒谷坪的余温

和山那边的向往

当影子在身后越拉越长

所有弯曲的腰杆

都慢慢挺直——

看！那沉甸甸的行走

正把黄昏走成晨光

一粒粒带着泥土的种子

在脚印里

等待最长的白昼

野胡萝卜花与蒲公英
——致“扁担女孩”

李镇东

·诗歌征文选登·


